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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柳暗花明40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不料樊波眼珠一转，说：“除非国家
给我一个准话，否则我是不会说的。这
么多年，我见过不少人打着各种旗号来
问我樊沪号的事，还不是觊觎樊老掌柜
的东西？”

刘战斗蹲在门口，提了一个建议：
“樊老掌柜当年卖给文物商店的那些东
西早就流散到各地，不可能追回。不
过，如今书画鉴赏协会收藏着一幅夏圭
的《云山烟树图》，是从樊沪号里收购来
的。我可以以个人名义捐赠给你，但你

要保证以后不再继续申诉，而且要乖乖
地说出你知道的樊沪号的事。”

樊波长出一口气，说：“我要那幅
画。”然后他又说，“等你们送过来画以
后，我才会告诉你们樊沪号的事。”

我和刘战斗离开阁楼，回到他的
办公室。刘战斗当着我的面抓起电
话，说赶紧给我送一幅夏圭的《云山
烟树图》来。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秘
书送来一幅画，刘战斗把它摊在桌子
上让我看。

刘战斗说：“这算是我的得意之
作。你看，这绢是双丝绢，匀净厚密，是
最好的院绢。”

“什么是院绢？”
刘战斗以为我是不放心，便给我讲

解道：“宋代作画用绢，质地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丝绢，一种是双丝绢。双丝绢
的经线两根一组，纬线为单丝，交错时
经线一根在上，一根在下，比单丝要致
密紧凑，能够历久不散不坏。这种绢在
当时制造难度很大，只有御用画院才用
得起。还有一种贡绢，质地更好，那只
有皇家独享了。”

我低头看画，发现绢黄分布得很均
匀，而且透着纹理。我用指头擦了擦
画，居然没有掉色。

“做旧做得不错。”
“那当然了。这就是栀子、红茶加

橡子壳这个配方的作用了。”

这三样东西，原来是给书画做旧
用的。

“事不宜迟，咱们走吧。”刘战斗看
我沉默不语，催促道。

“不成。”我皱着眉头说，“五脉的规
矩你都忘了？去伪存真，绝不造假。拿
这么一幅赝品给他，置明眼梅花的规矩
于何地？”

我不慌不忙地说：“我问不到樊波
的消息，就办不成刘老爷子托付的
事。事情办砸了，我就得回北京去给
他老人家赔罪。”刘战斗眼神阴沉地盯
着我，我也一直盯着他。

刘战斗别无选择，只得恨恨地说：
“好……你够狠！”他抓起电话，用上海
话说了几句。我没听懂，但也不怕他耍
什么花招。

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个送画的秘书
又出现在门口，这次他手里抱着五个卷
轴。刘战斗接过来关好门，把卷轴一一
摆在我面前的桌面上。

刘战斗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你
不是要真品吗？我给你放在这儿，你自
己找。”

我低头看着这五个卷轴，丝毫没有
犹豫，伸手拿起左边第二个卷轴。刘战
斗整个人傻在那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
个鹅蛋。我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
选对了，这个卷轴是真品。

“怎……怎么可能，你都没打开卷

轴看，怎么可能选中！”刘战斗声嘶力竭
地说。

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说：“很简
单。你的秘书进门送画的时候，右手抱
着四个卷轴，左手只握着一个卷轴，而
且还没有握实，怕伤到画面。我想这位
称职的秘书，肯定会对真迹格外小心保
护吧。”我拿起那幅夏圭的《云山烟树
图》真品，离开了刘战斗的办公室。

随后我赶到樊波家里，樊波一看此
画喜出望外，说樊老掌柜原来是给别的
大当铺做朝奉的，后来自己攒了点钱，
在1927年独立出来，开了这么一间古
董铺子，叫我做帮手。

“樊沪号有没有留下档案文字什么
的？他最好的几个朋友你还记得吗？”
我问。樊老掌柜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古
董圈里的，说不定能知道樊老掌柜收购
缺角大齐通宝的内幕。

樊波想了半天说：“跟老掌柜最好
的，应该是一个叫周顺勋的先生。”

“哪家铺子的老板？”
“不是卖古玩的，是晋京汇银号的

经理。老掌柜常说，没有周先生帮忙，
就没有樊沪号，让我见到他一定要客客
气气的，不可无礼。”

我眼睛一亮，这真是柳暗花明又
一村。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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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生气了

张春梅心急，想都没想就高声说：
“斯楠在这儿胡闹，还要什么面子里子
的，她要是好好学习，不给这个家添乱，
我立刻给她面子，要多大面子给多大面
子，里子我都一并给。”

老太太被春梅的声音吓了一跳，
停了几秒，才反击说：“斯楠给这个家
添什么乱了，我看这孩子哪儿都挺好，
她唱一会儿歌，我还觉得热闹些，家里
面有生气，怎么你一回来，她就成了添
乱了，把斯楠的同学也吓走了。要说

添乱，那我才是添乱，哪天我也走，省
得你们厌烦。”

“妈——”张春梅忍不住叫了出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倒是给我说
说。”老太太越说越来劲，好像病痛消
失了。

“妈，我不跟你吵。”
“吵？什么叫吵？我是跟你讲

道理，我们倪家就没有不讲道理的
人……”老太太说话常常以倪家人自
居，下意识地把张春梅排斥出去。张春
梅不在乎这些，她就知道一点儿，自己
占理就行。

张春梅父母去世早，所以她也没有
太多与上一辈老人接触的机会。她一
直告诉自己，要不卑不亢，可她这一套
职场法则拿到家庭里来，不是十分好
用。婆婆都喜欢会讨好自己的媳妇，对
于张春梅这样认死理的媳妇，婆婆们总
会痛击之。

张春梅听着婆婆的唠叨有点出神，
再回过神来，听见婆婆又说：“不说话了
吧。教育孩子，不是说都要高压，你看
我这几个孩子，就拿伟强来说吧，我也
没天天吵他骂他，他不也成才了吗，孩
子都要以鼓励为主。”

斯楠从屋里探出头来说：“妈，你听
到了吧，以鼓励为主，奶奶的话你还不
听吗？”春梅愤怒地说：“你这死孩子！”
老太太忙说：“呸呸呸，好好的，什么死
不死的，小梅不是我说你，你就是说话

不注意，还是个文化人呢。”春梅浑身骨
头一松，所有疲惫都好像要从她身体里
跑出来似的，她叹了口气说：“妈，晚上
想吃什么？”

老太太不理她，只顾着跟孙女斯楠
聊天。在老太太看来她们才是亲祖孙，
张春梅是个外来人。

春梅站起来，走到老太太的卧室，
朝被子底下一摸，凉的。完了，前天刚
换的床单，又被老太太尿湿了。张春梅
仰着脖子，刚想喊出一个“妈”字，但她
脑筋一转，又及时地收了声，一个“妈”
字卡在喉咙里，仿佛一块鱼骨，难受只
有自己知道。

是啊，老太太小便失禁，也不是她
想这样的，是实在管不住，用尿不湿吧，
老太太嫌没尊严，用老太太的话说就是

“我多大了，让我用尿不湿，以前你老公
的尿布都是我洗的”。可床单被尿湿
了，还得她张春梅洗，这不是洗尿布，而
是洗床单、晒褥子，劳动量可想而知。

她喊又有什么用？伟强能帮她洗
吗？不能。斯楠能帮她洗吗？也不
能。老太太能自己洗吗？更是不可
能。张春梅只能忍辱负重，接受这个艰
巨的任务。

她自己也想不到，她这个当年中文
系的才女加美女，在全年级中诗歌写得
一流的诗人，有朝一日也会沦落到给人
端屎倒尿的地步。人生的转变，就是如
此无奈，管你是什么才女美女，最终都
得变成黄脸婆。

张春梅手里拿着刚换下来的床单，
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四周暗暗的，老太
太和斯楠的声音从外面传过来。她闭
上眼，想要清静几分钟，可家里家外一
件又一件的事，仿佛过电影一般，在脑
海里快速地飞转着，春梅只好睁开眼。

面前是面大衣镜，是她结婚时买
的，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十几年来春
梅每天都站在这面镜子前穿衣，但她从
未像现在这样在黑暗中借着暗淡的光
线看自己的脸。

她老了，眼角有皱纹了，脸上的
皮肤也松了，在黑暗中看着甚至有些
狰狞。

春梅赶紧逃开。
清净让人思考，思考让人看清现

实，现实让人恐惧。春梅还是打算继续
干活，她不愿多想，也不能多想。

烧饭、洗衣、管孩子、伺候老人，这
是她每天必须面对的事情。这就是人
生。点点滴滴一下子都涌上来，瞬间淹
没了那点儿不切实际的浪漫。春梅不
再是女诗人，而成了一个“女湿人”——
生活的倾盆大雨，把她淋得狼狈不堪。

等一桌饭菜摆在餐桌上的时候，已
经是晚上7点多了。春梅问：“妈，伟强
怎么还不回来，他还回来吗？”老太太嘟
囔道：“我哪里知道，你们哪件事向我汇
报过。你要记住，伟强是你的丈夫，你
都不关心他吗？”春梅百口莫辩，只好给
伟强打电话。

（摘自《熟年》伊北 著）


